
概述 
南极洲南大洋的健康环绕南极洲的南大洋偏远而寒冷。这片水域对海洋生物和全球海洋至关重要，因为这里 
拥有地球上独有的生物多样性，其中包括那些以独特方式适应低温的物种。对海洋生物和全球海洋至关重要。
这些水域是南极磷虾的家园，这些微小的甲壳类动物可以移除大气中的碳，并且是许多重要本地物种的重要食
物来源，例如帝企鹅、帽带企鹅和阿德利企鹅，以及豹斑海豹和食蟹海豹。1 

然而，包括南极在内的全球海洋健康状况正在退化，这主要是由于捕鱼、碳排放、污染等人类活动导致渔业 
崩溃、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气候变暖和海洋的暖化。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通过海洋保护区 (MPA) 限制或
消除人类活动（尤其是工业捕鱼）大有裨益，可以让鱼类种群在主要海洋区内休养生息，从而产生可以维持邻近
渔业的溢出效应。

海洋保护区网络必须辅以邻近水域基于生态系统的风险预防性渔业管理 (EBFM)。EBFM 是一种整体方法，能够认
识到生态系统内的所有相互作用，而不是孤立地考虑单个物种或问题。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目标是维持健康、多产
和具有复原力的生态系统，并权衡捕捞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互作用，以及环境变化、污染和其他压力源的影响。2 

通过互联实现保护：南大洋保护让全球获益
将海洋保护与智慧渔业管理相结合，为海洋的生物多样性和复原力提供有效保障

南极洲的一头座头鲸跃出海面。研究表明，海洋保护区对全球鱼类种群产生了积极影响，目前鱼类数量更多、体型更大，生物多样性也更丰富。 
Michael Nolan/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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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 (CCAMLR) 是负责保护南大洋野生动物的管理机构，由 26 个成员国和欧盟 
组成。CCAMLR 有机会在保护南极海洋生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通过设立海洋保护区和推进磷虾渔业 
EBFM 计划来扭转人类影响带来的退化趋势。3 

气候变化对南极洲南大洋的影响 
南大洋的海洋物种具有适应寒冷温度的独特能力，很容易受到气候变暖带来的变化的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 (IPCC) 2019 年关于极地地区的报告强调，气候科学家对南大洋的变化表示忧虑，这些变化包括
对生物多样性的广泛影响、南极海冰流失、栖息地向南收缩以及鲸鱼、鸟类、鱼类和磷虾数量的变化。该报告
还指出了气候对磷虾的其他影响，包括其生长和大小的变化、海洋酸化导致的种群数量下降，以及由此对磷
虾捕食者和磷虾渔业造成的负面影响。4 气候变化对南极半岛附近磷虾及其捕食者的压力影响因同一地区密
集捕鱼活动的增加而加剧。5

研究表明，即使气候持续变化，提案中的南大洋海洋保护区也将有助于提供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并对磷虾、 
捕食者和磷虾渔业产生积极影响。6 虽然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但 CCAMLR 
有能力实施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和战略性 EBFM 方法，即基于风险预防的保护措施，有助于确保以磷虾为基础
的生态系统受到保护，免受气候变化和渔业的层层影响。

支持渔业健康发展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鱼类资源被过度捕捞。7 科学证据表明，除了 
保护和重建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之外，渔业还可以从 MPA 和 EBFM 中受益，这有助于确保捕捞物种的种群 
健康等。8 通过“溢出效应”概念，充分或高度保护区内的捕捞物种更有可能向海洋保护区以外的地区供应
成鱼和幼鱼，从而支持能够维持或增加附近渔业捕捞量的健康种群。9 

通过互联加强保护：MPA 网络和 EBFM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海洋保护区网络定义为“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和保护级别下合作和协同运作的各个海洋保
护区集合，与单独运作的各个保护点相比，能够更有效和全面地实现生态目标。”10 

海洋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建立大型 MPA 网络，并辅之以 EBFM 方法和有效的监测、控制和监视，对于保护海
洋生物多样性和提高对气候变化的复原力至关重要。更强的复原力意味着海洋生态系统可以更好地抵御与不
断变化的海洋条件相关的冲击并从中恢复，有助于维护它们为野生动物和人类提供的重要服务。保护网络还
为物种提供不受人为干扰的觅食和繁殖场所，并为物种迁徙和范围转移提供受保护的途径，从而为物种提供
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南大洋尤其如此，受保护的水域可以充当天然实验室，研究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如
何对海洋变暖和酸化做出反应。

对海洋保护区附近水域或作为海洋保护区网络组成部分的水域采取有效 EBFM 措施，可将海洋保护区的效益
扩展到其边界以外。作为应用风险预防原则承诺的一部分，CCAMLR 在海洋保护区方面的工作应辅以磷虾渔
业管理措施，这些措施采用 EBFM 方法，包括分散集中的磷虾捕捞，以确保为捕食者提供足够的磷虾。

在东南极冰层下的海底，一颗巨大的海羽星用它的叶状手臂伸手去抓食物颗粒。海羽星是动物不是植物，有些物种，包括这个在内， 
可以游泳。这些海星的表亲呈现了南大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企鹅也是其中之一。Laurent Ballesta/Andromède Oceanology



4 5

海洋保护区支持渔业健康发展
当海洋保护区保护捕捞物种的主要来源种群时，它通常会更健康，幼鱼、鱼卵和成鱼会溢出， 
从而增加海洋保护区以外开放捕鱼区域的鱼类或磷虾丰度。因此，海洋保护区被视为 
“鱼类储蓄账户”。

海洋保护区 开放捕鱼

幼鱼和产卵，成鱼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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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南大洋的生物多样性，保障地球的生态系统服务 
在南极洲，海洋保护区和 EBFM 可以帮助保护受威胁的生物多样性，并有机会促进长期海洋健康和提高生 
产力，包括为全球经济带来许多好处。南大洋海洋保护区综合网络将为整个人类（包括子孙后代）创造复原力
更强的生态系统和健康的海洋。南大洋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为整个地球提供必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到目前为止，
南大洋基本上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对南大样的影响尚十分有限。11

南极科学家越来越清楚，南大洋在碳的生物捕获和封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2 例如，南极磷虾在南大洋的营
养物质循环中发挥着突出作用，因为它们有庞大的种群、大量的生物产量、每天在水柱中垂直迁移，并且分布 
广泛。南极磷虾不仅影响海洋表面的生产力（作为许多物种的主要猎物），也影响南大洋日益重要的深层碳汇 
（通过迅速下降到深海的密集粪便颗粒）。13 

随着时间的推移，资金充足和受到充分保护的海洋保护区会拥有更多更大的鱼类和更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研究表明，大约 71% 的海洋保护区对全球鱼类种群产生了积极影响。14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可以保持旅游业的
经济效益，并通过提高渔业产量促进经济增长。南极半岛西部为一些最具标志性的海洋物种提供重要的栖 
息地，尽管地处偏远，但在 2019 - 2020 年吸引了超过 74,000 名游客。15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南极旅 
游业一直稳步增长，正如其他旅游热点所证明的那样，可持续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带来科学投资的增长。16 

除了支持提高渔业和旅游业的生产力外，保护南大洋生物多样性的海洋保护区还保护重要的遗传资源，例如
用于治疗癌症和其他感染的海绵中的酶，也能保护地球上大量的淡水和空气、全球养分循环以及南极洲不可
替代的气候调节能力。

通过溢出效应，南大洋海洋保护区有助于支持健康的南极磷虾和南极犬牙鱼渔业，并为今世后代维持可生存
的鱼类种群。（见图。）尽管量化南大洋巨大价值的研究仍在进行中，但科学家们知道，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
是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现在的南大洋都值得保护。 

建议
南大洋是地球上独特动植物的家园。这一冰冷栖息地对于调节地球气候和保护南极磷虾至关重要，而南极磷
虾为南极海洋食物网提供支持。因此，CCAMLR 必须实施以风险预防为基础的方法，通过完成以下工作来保
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 通过目前在威德尔海、东南极和南极半岛的三个提案，落实其建立代表生境多样性的互联 MPA 网络的
承诺。

	• 建立科学支持的风险预防性 EBFM 保护措施，更有效地分散捕捞努力并考虑磷虾捕食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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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w Bertarelli 海洋遗产项目 |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和 Bertarelli 基金会于 2017 年联手创建了 Pew Bertarelli 海洋遗产项目， 
其共同目标是在全球建立第一代具有重要生态意义且有效的海洋保护区。这一努力建立在两个组织十年来保护海洋的工 
作基础上。与慈善合作伙伴、土著团体、社区领袖、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合作，他们设立了超过 800 万平方公里（300 万平方英里）
的海洋保护区。自 2010 年以来，Bertarelli 基金会一直致力于通过海洋保育和协作式海洋科学研究为子孙后代保护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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